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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公历的和农历的，都终于过去了。这一年留给我们很多的回忆和思考。还

记得年初那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灾难吗？全球有 32 个国家和地区受到影响，共有 8000 多人

被感染及 800 多人遇难，其中一半以上在中国大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北京后来居上

成为拥有被感染人数最多(2500 多) 的地区。非典期间，人们传颂着很多可歌可泣的动人

故事。非典灾难对中国的政治，卫生，社会，科研等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被称为具有

世界上最好的卫生医疗系统的加拿大这次也未能幸免，并且多伦多发生了世界上独一无二

的两次非典爆发高峰，个中缘由确实令人深思。也正是由于中国和加拿大双双受害，我参

加了由吴建宏领头的一个加拿大科研小组，我们对非典的传染，控制，建模和预测及时地

进行研究并得到一些很好的结果。其中，我和王稳地合作的题为《Simulating  the  SARS 
Outbreak in Beijing with Limited  Data  (用有限的数据模拟北京的非典爆发) 》的论文将在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理论生物杂志) 上发表。这也算是我们对非典控制作的一点

事后诸葛亮式的贡献。 
 
        这个年代，如同当年阮籍评价刘邦一样，是一个“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的年代。

两位布先生合谋去某地找 MDW (大规模杀伤武器) ，全世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长驱直入。

在花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钱和丢失了几百条年轻士兵的生命后，当局现在承认，那里是否真

有 MDW 并不清楚(unclear).  其实这秘密早就被布总统泄露了，你想，他一开始在电视里

就将 nuclear (核武器) 念成了 nuculear (不清楚？) ，你还能找到那玩意儿吗？！ 
 
        去年春节三天我是在医院里度过地，我是一直在等这不吉利的一年过去才续写今年的

通讯。这一年终于过去了！今年春节期间我又去踢球了，平安无事，不过这次踢的是后卫

和替补守门，呵呵。这一年我们努力地工作和平静地生活。四月底我们搬进了新家。梅莹

和露霞分别在我们家附近的中学和小学上学，并开始有她们的新朋友。这所小学，这所中

学以及旁边的一所高中是迈阿密最好的公立学校，这也是我们选择这个区的原因。我们的

房子在一条非常安静的街上，一栋很平常的平房。四周有十几颗树和各种花草，有棕榈

树，榕树，还有一颗龙眼，一颗荔枝，一颗芒果，两颗木瓜。一个腰子形状的游泳池是孩

子们的好出处，可以容纳 30 多人的大凉亭 (patio) 是我们聚会的好地方。屋后的运河直通

大海 -- 如果哪位想投资购买快艇或游艇，请跟我们联系，我们一定精心保管 -- 原房东停

泊快艇的甲板依在。最近朋友来访，开车从我们学校到我们家 20 多分钟的路，碰到了 7
辆奔驰和 7 辆宝马。朋友感慨地说，哈尔滨宝马撞人的事大概不会在这儿发生。我也在琢

磨，这些人是否被三个代表中的任何一个所代表。 
 
        2003 年夏天我应邀去欧洲访问，在法国南部城市波城 (Pau) 呆了一段时间，尽管已去

过法国多次，但她的文化，艺术，历史和友好的人民深深地吸引了我 -- 当然还有那葡萄

酒，今年我打算还去访问。九月去西班牙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会议在世界最古老的大

学之一 Alcala (阿尔卡拉) 大学举行。我也趁机去马德里 (Madrid) 和历史古城 Toledo (托莱

多) 游了一趟。会议的宴会非常丰盛，主食在上了硕大一快鸡肉后又来了一整条羊腿，摸



摸肚子真为 150 多头羊突失前腿感到惋惜。作为会议的组织者之一，除了吃的我还得到补

助若干，心里有些惭愧，但突然想起皇家马德里足球队 2003 年初到中国大吃大喝大玩大

拿，TNND，我干吗惭愧 -- 我毕竟为西班牙的国际学术交流做了一点贡献！ 
         
        我们全家六月份去了一趟加拿大的爱德蒙顿 (Edmonton) -- 这是我当年读书的地方，

也是梅莹的出生地，怡林带她去参观了当年她出生的医院，我们住过的房子，等等。日月

如梭，她转眼就是 Teenage 了。年底我回中国三周，在北京，长沙和武汉访问和开会，在

那儿过的圣诞节和新年 -- 这跟 1999 年我们全家的中国之行的行程几乎一样。短短几年，

所见所闻使我感觉到祖国巨大的变化。又一次见到亲戚朋友，老师和同学 -- 在长沙还见

到了几位 20 年未见面的大学同学。岁月在大家的脸上留下了痕迹，但大家的成就感也显

而易见，亲情尤在，思念更深。 
 
         2003 年是我们华中师范大学数学系七九级毕业二十周年，八月份在武汉举行的纪念

聚会我未能参加。我们生活在海外的七九级同学们给聚会寄去一封信，现将其中两段摘录

，作为这份通讯的结尾。 在这里     
   “同学们，还记得唱着毛毛雨去东湖春游的日子吗？还记得一年一度激动人心的 

     运动会吗？还记得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歌咏比赛吗？还记得看中国女排夺取 

     世界冠军和中国足球赢科威特后的激动吗？还记得我们班与班之间的足球蓝球 

     排球比赛吗？还记得拿着小板凳风雨无阻的去看露天电影吗？还记得五分钱就 

     能买到的甜甜的欢喜砣，脆脆的大油饼，胖胖的酱肉包子吗？四年的大学生活 

     瞬时即逝，但留给我们的记忆却是美好的，我们的同学之情是永恒的。 

  

     当年唱着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我们告别可爱的校园各奔东西。这些年来我 

     们有的学有所成，有的商有所得，有的官有所升，有的体有所胖，今天举杯相 

     会,我们为自己骄傲,并互道保重。” 
 
 
 
 
士贵 
於 2004 年春节 
 
 
注记： 
1。多位朋友告诉我，《阮家通讯》的读者要比我论文的读者多得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

鼓励，但还是鼓起勇气续写《阮家通讯》。《阮家通讯 》2000， 2001，2002 和 2003 期

可以通过我的网页http://www.math.miami.edu/~ruan 查看。 
2。在去年的通讯中我估计迈阿密大学在全美大学排名大约是 60 名左右。在 2003 年度 US 
News (美国新闻) 全美大学排名表上，迈阿密大学刚好排在第 60 名 -- 这纯粹是巧合。 
3。上面提到的有关非典方面的论文可以从我的网页下载。 

http://www.math.miami.edu/~ruan

